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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與獨立 

前言： 

今天要講一個比較嗆的題目──「統一與獨立」。各位想：這是否跟明年的

大選有關？我不能說有關，因為主要講的是人格的統一跟獨立；也不能說無關，

因為本來就是同理可證，大原則都是一樣的。 

獨立： 

成長的背景： 

首先就獨立而言，我先天的個性，或說是宿世的慣習，是偏向獨立的。各位

比較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歡獨來獨往，是個不合群的人。過去生的慣習是

怎麼養成的？不知道！但這世，跟我從小成長的背景有很大的關係，現在簡單

講一下。 

我出生時，在家排行老二，上有哥哥是嫡長子。尤其我父親又是獨子，所以

哥哥一向受親族的厚望、愛戴。而他也很安分、很認真地與眾親族保持良好的

互動關係。 

反之，我是老二，所以跟他出去時，親戚都認得他而很少人認得我的，加上

我又生性孤僻，所以自小養成「六親不認」的風格。我家是大家族，因為從祖

先飄洋到台灣，到我已經傳承第十一代了。所以回家的路走過去，到處都是親

戚，打招呼、點頭，都點不完。在這麼多親戚裡，我認識的沒幾個，大姑、二

姑、三姑、四姑外，剩下的都不太認識。知道是親戚，但詳細什麼身分模稜兩

可、似是而非。既認不得、嘴巴又不甜，所以即使碰到了也不敢叫，因為一定

叫錯的。故碰到了不是結結巴巴說不了話，而是視若無睹，宛如路人。除非他

們先跟我打招呼，否則我不會主動問好。甚至跟我打了招呼，我也禮貌地回應，

但還不確認對方是誰？叫什麼名字？與我們有何關係。 

這次不知道，那下次就會知道嗎？也不會知道，因為我根本不去打聽。反正

不清楚，我日子照過，知道跟不知道還不是差不多？對我也沒什麼影響！ 

我們那時候還是要聯考分發的，我初中考上大安，高中考上師大附中。因是

通勤，所以都按時地早出晚歸，因此課餘後，與同學沒有更多的互動、交誼。

因為時間到了，就要趕回家吃飯。 

高中的時候，我家既不訂報紙，又沒有電視。所以同學們講的話題，我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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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大概都是跟電視、報紙有關的，但我都聽不懂。不是他們跟我講，聽不

懂，而是他們講來講去，我在旁邊聽，就聽不懂。他們不會跟我講的啦！土包

子啦！然聽不懂，又何妨？我飯照吃、覺照睡，而且我的功課也不錯，所以沒

什麼可自卑的。 

上大學時，我考上台大機械系。事實上，我在高中時就已做過一次性向測驗

而準備改讀文組。後來為什麼沒轉成呢？不是性向測驗後不合，而是以考試來

講，我數學好、物理好，考甲組比較輕鬆愉快，而考文組就要背歷史、地理等，

不合胃口啦！所以我那時候算定：沒關係，等我以甲組考上大學之後，再來轉

文組，那就跟溜滑梯一樣輕鬆哩！ 

上大學後，雖也到文科旁聽。我發覺文科的教授講課時，說好聽是「天馬行

空」，説難聽是「雜亂無章」！因為我是學理工的，對系統架構的要求會比較高。

天馬行空雖料子很多，可是架構不嚴謹。所以聽了也不太相應，轉又沒轉成。 

然而我對課外讀物，遠比本系的功課有興趣。大一讀的是「新潮文庫」，大

二研究的是「老莊哲學」，大三入晨曦學社研習佛法。因為對本系功課不夠認真，

常常翹課，所以功課不好，常在補考邊緣，但我已開始瞧不起同學們，認為他

們沒有思想、沒有靈魂。因此我跟大學同學的關係非常疏遠，他們到現在辦過

幾次同學會我完全不知道，他們也通知不到我。通知到，大概也不會去！ 

大學結束之後，那時候要考預官。預官的考試，我連看都不看，都直接上考

場。結果差 0.4 分沒考上。哥哥很驚訝：「像你這種資質，怎會考不上預官呢？

要不要複查？」我說：「考不上也沒什麼了不起呀！」後來就配屬於聯勤兵工廠。

那兵工廠做的是炮彈引信，以當時的技術水準在機械領域裡，還算是較精密的

等級。所以到兵工廠，其實對我本科系的就業是有一些幫助的，因為等於實習

兩年，可是我對本行的興趣不大，不想深入，所以並不用心。當時我們主任是

很霸道的，很多人都怕他，只有我不怕。我跟他講：「唉！我領的是國防部的薪

水，不是聯勤的薪水。且我是空降部隊，也不在你們的編制裡！」我的意思是：

你就讓我混到退伍就是了，其它的你不用管。 

但我的組長江少校，卻對我很好。知道我是學道的，他佛道不分，所以直稱

我為「道長」：「陳道長好！」所以事務性的工作多由他們承攬，我事不多，樂

得清閒。所以雖在聯勤兵工廠的設計室裡上班，可是大多時間卻是在看佛書哩！ 

以上從出生到服役的成長過程，各位可知：既不是豪門閨秀，也不是檯上風

光。說好聽是閒雲野鶴，說難聽就是格格不入。既跟六親格格不入，也跟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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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格格不入。 

出家的形象： 

退役後，我想出家但沒有立刻出家，因為我沒有那麼衝動。於是就先到佛光

山研究部念書。似為就學，但其實是投石問路──為出家作準備。看看經本上

的佛法跟現實的佛教是否有很大的距離。可是投石問路後，深覺得我的期盼跟

佛光山的作風不合，所以離開了。念書時，有很多人拱著我出家，但我不為所

動！繼程法師跟我是在佛光山就讀時的同學，後來聽說我出家了，他覺得很驚

訝！這個人怎麼勸都勸不動的，怎麼也出家了？我不是別人勸得動的，要出家

自己就會出家，跟別人勸不勸沒關係！ 

離開佛光山後在水泥廠待了近一年，還是決定出家，而入住於農禪寺。那時

來農禪寺親近習禪的大學生很多，而且多是台大、政大還有東吳的學生。我那

時跟他們年紀差不多，且背景也相似，所以那時候的人緣倒是比較好。 

三年後出家，即任農禪寺都監的職責，統理內外，算是檯上風光吧！但我並

不執迷，也不戀棧，大概一年多就告假入山自修。三年自修將成時，農禪寺已

宣告要建設法鼓山。既要建設法鼓山，我就知道「回不去了」──因為開始建

設法鼓山之後，大家都會很忙碌的，沒有人能安心禪坐。尤其護法體系與習禪

道風，是南轅北轍的。雖也回去晃晃，不久還是腳底抺油──不是告假，而是

私奔。都不告假了！因為告假表示還準備回去，而我已準備不回去了！ 

私奔之後，我沒有像別人所說的把一批信徒帶走！既未大張旗鼓，招兵買

馬；也未私立門庭，建寺蓋廟，我還是選擇住山。雖也應邀講課、帶禪修活動。

但各位都知道我的習慣：時間到，才現身；過後，即消逝無蹤。要找我，是很

困難的。 

或有人說：不是消逝無蹤，而是回立鷹山去了。但立鷹山山高路遠，想去也

腿軟。所以都保持著「孤家、寡人、禁語」的生活形態。 

說到禁語，有人會說：就是山居，也未必得禁語；因為現在通訊太容易。是

的，我的電話不會響。山上雖有電話，但知道者不多；而且他們都知道我的個

性，不敢無事搔擾。雖有兩個手機門號，卻不是關機，就是飛航模式，大部分

都打不進去的。若你打得進去，可去買奬券了！ 

雖用手機，也上網，卻都不用 Line、Facebook 等軟體，總之不想跟那麼多

人聯絡、胡扯。所以如說獨立，就生活形式而言，我自認為比其他人都獨立，

但這還不是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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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的獨立： 

以上是指生活的獨立，其次是情感的獨立。情感云何獨立呢？不受人事的影

響。我雖受人讚歎，心裡略為舒坦，也不至得意忘形。雖受人毀謗，也不會暴

怒，或內傷。就算當下會有些不爽，但很快就會釋懷的！為什麼呢？因為人來

人往，就如霧起霧散，沒有那麼真實，哪需要那麼在意呢？所以人事現象的起

起落落，對我的影響不會太大。說好聽，是「八風吹不動」，說難聽的話，是「麻

木不仁」。 

見解的獨立： 

現代有很多人喜歡發表意見，你一聽，是什麼意見？不是陳腔濫調，就是拾

人牙慧的東西，從網路上、書本中搬過來搬過去，哪有什麼見解呢？ 

甚至不管是法師或居士，也在講經說法，或只是消文解義，跟國文老師一樣

把字面白話解釋而已，不及深義。或是硬拼瞎湊，為什麼呢？看很多註解，這

邊抓一點、那邊抓一點，如果你的邏輯跟我一樣好，就可發現很多前後矛盾處，

他自己都沒辦法察覺，所以哪有什麼見地呢？ 

尤其對於大乘佛法，哪敢懷疑、哪敢批評呢？都只是把它合理化。而我則不

然，很多人看過我的書，聽過我講經說法的，知道我都是大刀闊斧、顛覆古今

的。 

以上講到三種獨立：第一是生活的獨立，這已不容易。第二是情感的獨立，

乃更難。第三見解的獨立，就更甭想了！真是一個比一個難，也真是現代比過

去難！為什麼呢？過去的人可以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下一句不是「帝力

於我何有哉」？而是「資訊於我何有哉」？那時候根本沒有什麼資訊。 

而在這個時代資訊爆炸，資訊疲勞轟炸，很多人日常生活離不開我所謂的「方

盒子」：電視、電腦、手機。你上車一看，三分之二的人都在埋頭苦幹，被手機

所綁架。有的人開車還在看手機，有的人走路也在看手機，有這麼渴求嗎？ 

所以三種獨立是現代比過去難，未來比現在難。但奇怪的是：現代人反而常

口口聲聲爭取獨立，口口聲聲宣布獨立，真是睜著眼睛說瞎話。為什麼呢？「一

場大夢未曾覺」。為何未曾覺？我們再用佛法去看什麼是獨立？ 

獨立是自性見 

如果用佛法來審視，獨立也不過是「自性見」而已！為什麼呢？既從眾因緣

生法，就是無我、無個體，故哪有「獨立」可得呢？不可能獨立的，只能說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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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影響、牽絆比較少而已！ 

實力與獨立 

再從現象來看，我倒是覺得：沒有「實力」，就無「獨立」可言。 

因有實力者，既不怕別人打壓，也不怕別人斷供，因為他們根本攔不了你。

我照走我的路。故有實力，不必宣布獨立，即已獨立了。 

反之，無實力者，或受別人欺凌而忍氣吞聲。或趨炎附勢，死抱住別人的大

腿。或被當棋子使喚，還感謝得要命。 

所以真能夠獨立的人太少了，甚至如聯合國有一百多個會員國，有幾個真能

獨立的？都是跟屁蟲、都只能在大國博奕間選邊站而已。不要以為入了聯合國，

有個名義、旗幟就獨立了，算了吧！ 

小結： 

就形上而言，獨立只是自性見而已，因為根本不可能獨立的！ 

就形下而言，有實力者，即相對有更大的「自主空間」。有實力者，在某個

範圍裡可以呼風喚雨、斬釘截鐵。但超過這個範圍便使不上力了，所以只是「自

主空間的大小」而已，沒有絕對的獨立跟不獨立的差別。 

因此我們要努力的是充實實力，而非爭取獨立，或宣告獨立。沒有實力，一

切免談。不要沒有實力，又愛嚷爭嗆，便只有挨揍的份！ 

以上是講「獨立」，其次再談「統一」。 

統一： 

其實，我不喜歡這個名相。因為很多所謂的統一，只是形式的統一、名目的

統一，甚至是框架的統一；實質並不統一。比如一個號稱統一的國家裡，其實

還有很多矛盾；沒有真正統一過。故強求統一，只是假象而已！這且不說「武

統」，武統的代價太高！也太不人道。 

我們不講政治的統一，我覺得人間最常見的統一是「結婚」。為什麼呢？本

來兩個不相干、不認識的人，卻要共組「一個」家庭，而且經法律程序而得國

家認證。照理講大家應該都很幸福！因為在這個時代，大部分都是經過自由戀

愛才結婚的，所以結婚後應該都是幸福美滿的。但事實上，能夠鶼鰈情深、白

頭偕老者，雖有，但比例不高；而且大趨勢會越來越低。 

相反地，離婚、分居，貌合神離、同床異夢，各玩各的其實佔多數。有些事，

或朋友、同事皆知，就唯獨配偶不知者，還常有所聞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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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呢？因為沒有錯，結婚當時大家都很恩愛、甜蜜，可是事後呢？很多

人的想法已經變了，故只能維持在這個框架裡。所以只是名目的統一、框架的

統一；事實上乃各說各的、各搞各的。 

還有「師徒」關係也是一樣。有人說「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其實哪有可

能？父子的關係是先天的，所以一輩子不可能變卦，法律上不允許所謂的脫離

父子關係；因為那是血緣關係。至於師徒呢？為是後天關係，故說變就變，哪

可與父子關係比擬呢？ 

云何說變就變？一個願學、一個願教，這關係才可繼續維持。有一個不想教

了！或另一個不想學了，這關係就無法繼續維持下去。即使名分上還是師徒，

可是實質上已失教學的意義。所以我很清楚，不受這些名目的擺佈！講白一點

就是不收徒眾。因為名目跟實質，未必相干。 

我記得剛出家時，即有信眾欲拜我為師。我聽了就反問他：「那我要替你做

什麼嗎？」要為你單獨講經說法嗎？這我才懶得幹！你有問題呢？不是師徒，

也可以隨時問的嘛──如果找得到我，就讓你問吧！所以有沒有這個名目，我

覺得並沒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每次有人問我：法師，要不要收徒弟？我不是說「不要」喔！而是說：

你們聽也在聽、書也在看、學也在學，你還要什麼呢？要的就是一個名目嘛！

但是我就是不喜歡這些名目。 

世間還有其它的統一，如商業結盟。其實，結盟只是利益掛鉤，哪有道義、

信用可言呢？所以我不喜歡統一。 

和合生惠： 

若不說統一，那當說什麼呢？「和合」！──和合生惠！為什麼呢？佛法不

是講「眾因緣和合」嗎？從眾因緣和合才能有諸法的生存與變化，如我們的身

體即是四大和合的：四大和合，身體健康；四大不調，人即生病；四大分離，

人必死亡。或謂四蘊和合而有心理作用，若四蘊不和合，就精神分裂、錯亂矣。

所以是「和合」。和合的時候，各成分都還在，而能彼此搭配，互補互惠！ 

所以如剛才所講，就宿世的慣習而言，我是偏向獨立的。可是就理性的思考

而言，卻是偏向和合的。因為和合而生，分離即死。所以在中國常強調「家和

萬事興」，而佛法則常勸得「多結善緣」，要跟周邊的緣結善緣。這不只是跟人

結善緣，也跟我們所用的物品、跟周遭的環境都要結善緣。所以結善緣就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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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包括節儉惜用等。 

因此從和合的角度來看，我們要的不是「削足適履」地求框架的統一、名目

的統一。而要做實質的和合，在和合中既保持彼此的特質，更發揮彼此的特質，

才能互補互惠。 

互補互惠 

那在人際間，應如何才能結善緣呢？我常講就是互惠！我成就你、你也成就

我。能在互補中互惠，這結的緣才能長久。統一很多時候是強求其同，而互補

卻是都貢獻他特長的部分。 

再來如何能從互補中互惠呢？當然得溝通、了解。若不了解怎能去切入互補

互惠的關鍵點呢？再者，彼此如何能溝通、了解呢？就是要以「開放坦誠的態

度」，心胸要開放，要多建立溝通的管道，要能夠坦誠。 

第二、尊重平等的作為。要彼此尊重，不能大欺小、強凌弱。因不管大的、

小的，都有他的獨特性，故得互相尊重，平等相待。 

所以得以開放坦誠的態度，尊重平等的作為，才能溝通、了解，也才能切入

互補、互惠的關鍵點。因此才說：依我過去的慣習是傾向於獨立、不合群，可

是既接受佛法「眾因緣和合生法」的觀念後，那反而比較傾向於和合而非統一。

和合是可以保持原有的特質，而統一則有「削足適履」的嫌疑。 

在和合眾緣中，我還有兩點補述： 

一、遠親不如近鄰： 

周邊當有很多的緣，但是太遠的不要強求；強求就變成攀緣。遠親不限於血

親或姻親，而是離我們比較遠的緣。同理，近鄰不是指我們的鄰居，而是跟我

們生活相關、互動頻繁的緣，故應更加尊重、珍惜也。 

不管是人緣、地緣、物緣，皆是遠親不如近鄰。所以「廣結善緣」是從哪邊

結起呢？從現有的緣，近邊的緣去廣結善緣。 

二、天上星不如腳邊草： 

現代天花亂墜的資訊，很多都跟你現實的生活不相關；因為內容都是有關天

上星的事。天上星，有政治的明星、運動的明星，或演藝的明星。現在有很多

人將時間、心力，花在「追星」上，花了那麼多時間追星，你生病時，他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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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你嗎？甭想！你有困難時，他會來幫忙你嗎？甭想！ 

而腳邊的草，可能將你割傷，也可能是你生病救急的良藥，所以這些腳邊的

草對我們現實的生活，才是更貼切的。 

所以我倒是覺得，對周邊這些小人物，多花一點時間去關懷，邊際效益可能

還大一些。不要整天看著檯面上的人物，花很多心血去追星，言不及義、好行

小慧、虛度光陰。 

總結： 

最後，我們用佛法去看這個問題，諸法既從眾因緣所生，即是不一亦不異；

這學過《中觀》的人都很清楚。以不一故，不強求統一；不異故，不奢言獨立。

所以求一、求異，都是偏一邊。 

就現象而言，有實力者，才有更大的自主空間；所以我們不是要爭取獨立，

而是要培養實力。 

而有實力之後不必孤立，更不應對立。對立就是常常把別人當作假想敵，或

者就大欺小、強凌弱，這終究是在耗損你的福德，故強權不可能維持太久。所

以有了實力之後，還應以開放坦誠的態度，尊重平等的作為，而與近邊的緣好

好溝通、了解，去做互補、互惠。 

從性理上，講不一也不異，還較簡單。但現實上，當怎麼面對、處理，這才

是關鍵。現實上，就是先培養自己的實力。我們不要講有實力者，才有更大自

主的空間。即使說到和合，如果沒有實力，誰願意跟你和合？誰願意跟一個扶

不起的阿斗和合？誰願意跟一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人和合呢？ 

所以也要有實力，才能跟別人互補、互惠。所以有實力後，再進一步去和合

眾緣，進一步去互補、互惠。這既自利、利人，也是修福、修慧。 

以上，既人與人際如此，家與家際如此，亦國與國際必如此。所以 2020 年

的大選，我有沒有說出我的看法，有。但是我不偏一邊。因為最重要的，不是

要靠哪邊站；而是得先做一個睿智的抉擇。自己清楚之後，既才能在動盪之中

不受影響。也才能指點迷津、兼善天下。 


